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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年 某 月 某 日 ，节 假 日 中 的
某公 园 里 ，一 对 热 恋 中 的 男 女耍
累了 ，想找地方坐下来接着耍 。环
视四 周 ，见所 有 能 坐 的 地方 全 都
坐满 了 男 女老少 各 色 人 等 ，实 在
找不 出 能再容纳 两个
人的 空 位 。急 得 那 对
男女抓耳挠腮团 团乱
转。

急中 生 智 ，只 见
那男 的 眼 睛 忽 然 一
亮，顿时有 了好主意 ，
就俯在那女的耳旁轻
声嘀 咕 了 一 阵 ，那 女
的听着就渐渐露 出 笑
容，连 连 点 头 。紧 接
着，就 见 那 男 的 双 手
一下子死死卡住那女
的脖 子 ，凶 神 恶 煞 地
吼着 ：“我要掐死你 ！
我要 掐 死 你！”那 女
的便 一 副 呼 吸 困 难 ，
痛苦 不 堪 的 样 子 ，吃
力地拼命呼喊 ：“救命
啊！快 救 命 啊！”这
时——

C

就见所有能坐的
地方全都坐满了 的那
些男 女 老 少 各 色 人
等，忽 啦 啦 一 声 全 都
起身 ，一看这阵势 ，个
个吓 得 面 无 血 色 ，双
腿打颤 ，在 瞬 间 的 迟
疑之后 ，顿时变得异常清醒 了 ，象
下过一声军令似的 ，眨眼间“轰 ”地
全都作鸟兽散 ，逃得无影无踪了 。

那对 男 女便拣 了个很舒服的
位子 ，很逍遥地坐下来 ，那男 的还
不忘 向 那女的炫耀他这高明 的一

招，眉 飞 色舞地说 ：“怎 么 样 ？果 然
全都跑光 了 吧？”

B

就见所有能坐的地方全都坐满
了的 那 些 男 女 老少各 色 人 等 ，闻 声

刹那间将那对 男 女 团 团 围
在了 中 央 ，围得密不透风 ，
仿佛大 街上看耍猴的一圈
人。都在指指点点 ，嘻嘻哈
哈，眼 瞅 着 这 件事 情将如
何往 下 发 展 ，是 那 男 的 把
那女 的 活 活掐死呢？还是
那女 的 反 抗 成 功 ，最 终 化
险为夷 呢？个 个都兴奋异
常地在 等待着 …

那对 男 女真没有想到
会是 这 个 样 子 ，他 们 大 失
所望 之 余 ，不 知 道 是 立 即
停下 来 呢 ，还 是 继 续 下
去？可 真 是 骑 虎 难 下 了

A

就见所有能坐的地方
全都坐满了 的那些 男 女老
少各 色人 等 ，听到呼救声
全都站起来张望 ，顿时都
明白 发生了 什么事了 。个
个义 愤 填 膺 ，高 喊 着 ：

“ 抓 歹 徒 啊 ！快 抓 歹 徒
啊！”全都奋不顾身地冲
上去 ，众 多 的人将那 男 的
死死扭住 ，就要送往派 出
所，还 有一部分人将那女
的保护 着扶到一旁坐下 ，

不住 地 问 长 问 短 ，亲 切 地 安 慰 着

那对 男 女 没 料 到 会 是 这 种 情
形，一时 间里他们 只好拼命地向 人
们解释 ，同时他们既满怀感激 ，又
万分惭愧……

苟活与轻生
（ 杂 文 ） 文/屈奇

这是 近 日 播 出 于 数 家 电 视 台 的
《 九 五 ·中 国 打 拐 第 一 案 》中 的 一
幕：

“ 你 知 道 自 己 被 判 了 什 么 刑 ？”

“ 死 刑 嘛 ！这 还 不 知 道。”

“ 你 这 么 年 轻 ，就 被 判 了 死 刑 ，

不觉 得 遗 憾 吗？”

“ 没 什 么 遗 憾 的 。这 几 年 ，别 人

没玩 的 地 方 我 玩 了 ，没 吃 的 东 西 我
吃了 ，没 穿 的 衣服我 穿 了 ，还 有什 么
好遗 憾 的？”

她的 确 没 什 么 好 遗 憾 的 。只 将
永久 的 遗 憾 留 给 了 我 们 。记 者 遗 憾
于在 其 采 访 的 诸 多 死 因 中 ，居 然 没
有一 人 对 自 己 的 罪 孽 有 所 反 省 和 忏
悔，而 我 则 更 震 惊 于 她 对 生 命 的 态
度：这 个 尚 不 足20岁 的 姑 娘在 面 临
生死 的 考 验 时 ，竟 还 能 表 现得 如 此

的轻 松 和 从 容 ，居 然 有 如 此 漠 视 、轻
视生 命 者 。

我几 乎 找 不 到 恰 当 的 词 语 来 形
容她 临 刑 前 的 坦 然 。面 对摄像机 ，她

憨态 可 掬 ，谈 笑 自 若 ，那 情 景 只 像 一
个天 真 烂 漫 、混 沌

未开 的 孩 子 ，在 和
你进行 一 场 轻松 的

交谈 ，而 不 是 关 于

生与 死 的 沉 重 而 严

肃的 话 题 。你 能 想

象这 是 一 个 十 恶 不 赦 的 人 贩 子 ？一
个不 杀 不 足 以 平 民 愤 的 罪 犯？它 使
记者 的 严 肃 显 得 滑 稽 。

我忽 然 有 所 觉 悟 。当 我 叹 息 记
者苛 求 一 个 本 来 就 没 有 良 知 和 罪 孽
感的 人 能 够 反 省 和 忏 悔 时 ，却 忽 略
那本 来 不 就 是 一 个 生 命 的 现 实 ；没

有生 命 的 生 命 又 如 何 能 表现 出 对 生 的
乐趣 、对 死 的 恐 怖 ？

“ 民 不 畏 死 ，奈 何 以 死 惧 之？”愚

昧形 成 了 一 群 没 有 生 命 的 生 命 ，这 些
“ 无 生 之命 ”又 分 为 一 群 苟 活 者 和 一 群

轻视 、蔑 视 生 命 者 。等 到 这 些 轻视 生 命
的大 人 小 人 们 弄 到 “轻 吾 命 以 及 人 之
命”时 ，那 么 即 使 苟 活 者 也 无 法 苟 活
了。

由此 我 知 道 ，在 中 国 的 许 多 人 中 ，
除了 苟 活 ，还 有 一 种 活 法 ，那 就 是 “轻
生”；由 此 我 还 知 道 ，“苟 活 ”与 “轻 生 ”

在一 定 条 件 下 还 可 以 互 相 流 通 、转
化。“苟 活 ”阉 割 了 人 们 的 热 情 与 活
力，息 灭 了 对 自 由 、公 正 的 追 求 和 向
往，模 糊 了 对 真 理 、是 非 的 鉴 别 与 甄

定；“轻 生。”则 张 扬 非 理 性 的 暴 虐 ，

蔑视人世 间 所 有 有 价
值的 东 西 ，以 文 明 为

敌，肆 意 践 踏 生 命 以
及附 丽 于 生 命 的 一 切
美好 事 物 ，如 尊 严 、正
义、理 想 、道德 、怜悯 、

爱情 、友 谊……。如 果 说，“苟 活 ”是
僵尸 的 乐 观 ；那 么 “轻 生 ”则 是 兽 类

的悲 观。“苟 活 ”形 成 了 五 千 年 一 成
不变 的 超 稳 定 结 构 ；“轻 生 ”又 使 这

漫长 的 历 史 充 满 血 腥 。人 们 在 “苟
活”与 “轻 生 ”中 作 着 选择 ，历 史 也便
在这 二 者 的 交 替 中 作 着 枯糙 无 味 的

轮回 。

　七 十 多 年 前 ，鲁 迅 先 生 面 对 延
续了 数 千 年 的 ，吃 人 的 “筵 席 ”，高 呼
“ 救救 孩 子”；七 十 多 年 过 去 了 ，历 史
发生 了 天 翻 地 覆 的 变 化 ，然 这 样 的

孩子 还 有 孑 遗 ，还 需 要 无 数 从 事 思
想教 育 与 文化 建设 的 人 们 继 续 拯救
那些 需 要拯救 的 灵 魂 。

真不 希 望 这 样 的 悲 剧——重
演。在 我 们 绘 制 美 的 蓝 图 、建 立 宏
伟目 标 的 同 时 ，向 愚 昧 宣 战 ，像 解
救被拐 妇 女 那 样 ，解救 那 些 尚 且 沉
沦于 “苟 活 ”与 “轻 生”——尤 其
是后 者——中 而 不 可 自 拔 的 人 们 ，
在他 们 了 无 生 机 的 生 命 中 ，补 充 些
新鲜 的 血 液 ，激 活 他 们 作 为 人 的 最

起码 的 尊 严 感 和 良 知 。这 ，窃 以 为
倒真 有 些 当 务之 急 。

张家界随想
文/马方平

去年 八 月 中 旬 ，当 我 刚 刚 抵达 湘 西著
名的 森 林 公 园——张 家 界 的 时候 ，正 逢 上
阴雨天 。汽车在陡峭 的盘 山 公路上飞驶 。天
色灰蒙蒙 的 ，厚厚 的云块 儿挤在一起 ，相互
冲撞着 向 远方 移去 。细 细 的 雨丝随 风飘洒
着，偶尔 落在脸上 ，凉冰冰的 。

正值有些闷闷的感觉 ，偶然抬眼望去 ，
我立 时怔 住 了 。想 象 中 本应 是青
色的 山 峦 ，此 时正 被 白 色 的 雾 气
浓浓 地包 裹 着 ，象 是溶 进 了 那 雾
的海 洋 中 。山与天 没有 了 分 界 ，只
从那微微 发亮处才断定可能是天
边。

我有 点 儿 兴 奋 了 ，不 由 得挺直 了 身 板
儿睁大眼 睛 向 窗 外瞅 ，随 着 汽 车 一 圈 儿 一
圈儿顺着盘山 路升 高 ，雾海也越逼越近 ，仿
佛就飘在眼 前 ，真有 点腾云驾雾 的味道 ！

汽车进 了 山 ，在 山 麓下停住 。我有 点儿
恋恋 不 舍 地下 了 车 ，脚 刚 刚 落地 ，啊 ！又不
由得呆住了 。

迎面 的 这 座 山 赫然矗 立 在眼 前 。但见

那浓 云 厚 裹 着 的 雾 气 ，突 然 象 被谁追 赶着一
样，竟 “忽忽忽 ”地顺着 山 脊往下滑 ，到 了 半山
腰又 顿 然 刹 住 ，飞 舞 着飘来 荡 去 。立 时 ，奇景
出现 了 ！山 峦 象 是慢 慢地撩开 了 面 纱 ，露 出
它少有 的娇羞容颜 。终于 ，我看 见了 想 象 中 的
绿色——那蒙 着湿润的 绿 色在细雨 中 越 发显
得鲜嫩 、迷人 。半 山 腰上的 白 雾 ，缭绕着 ，盘旋

着，仿 佛 神 话 中 的 琼 楼 仙 阁 。真 乃 奇 境 胜 景
也！

我一 边 赞 叹 ，一 边 想 再 看 个 究 竟 。谁 料
想，那雾 气转间便 团 团 的急剧上升 ，不大 会儿
便又把 山 峦遮挡得严严实实了 。

就这样 ，雾气忽开 忽降 ，使 山 峦变得似有
若无 ，恍惚 中 象是荡起 了秋千 。它时而露 出轮
廓，时而又隐没得无踪影 了 。

这哪 里 是 一 座 山 啊 ，简 直
就是 一 位 美 妙 的 神 秘女 子 。你
看她的 风姿神采都是那样令人
着迷 ，而她 那 种 飘 忽 不 定 ，“犹
抱琵 琶 半 遮 面 ”的 神 秘 劲 儿 更
是牵魂摄魄 。

我仿佛有 生 以来 第一 次真
正领 略 到 了 “神 秘 ”二 字 的 内
涵。

第二 天 ，雨 停 了 。到 了 中
午，红艳艳的 太阳露 出 了 笑脸 。
天空 象被昨 日 的 细雨洗净了 一
般，碧蓝而透明 。大地显得格外
灿烂而夺 目 。

再抬眼看那 山 峦 ，我又愣住了 ，昨 日 那
飘缈 神 秘 的 景象 不 见 了 ，立 在 眼 前 的 是一
座虽 巍峨但也 平淡 无 奇 的 山 峰 。阳 光 把 山
峰映 得那 么 清晰 ，我甚 至看 到 山 脊 上 星 布
着的 那 些 突 兀 光 秃 的 岩石 。由 于 阳 光 的 作
用，它们愈显得嶙峋 刺眼 。

来张 家 界 时候 倒 是听说 ，形 态 各异 的
岩石 乃是张家 界最具特色的景
观。可 现 在 看 来 ，反 倒 使 我 不
悦，甚 而 有 几 分 失 望 。不 由 得 ，
我感 怀 起 昨 日 那 绵 绵 的 细 雨 ，
团团 的 白 雾 ，那神秘和那美来 。

我不 由 地思索着 ，思索着 ，
忽有所悟 ：原来那神秘之所以 为一种诱惑 ，
就因 为 它 是一 种 未 知 啊 ！而人 对于未 知 ，
对于神秘的 东西却永远保持着不倦的好奇
心。否 则 ，人为什么 要 飞上蓝天 ，飞离地球 ，
飞向 宇 宙 呢？为 什 么 就潜 到 大 海 的 深 处
呢？又 为什么要涉足茂密 的原始森林？要
幻想 出 每小时一万 公里的高速列车呢？还
不是 因 为这 些 地方都是神 秘 的 所在 ，都是
未知的领域吗 ！

人类 不 仅 能 揭 开 种 种 神 秘 ，而且还能
利用 它们为 自 己造逼 。

尖端 的 空 间 技 术 就这 样诞 生 了 ；海 底
石油 就这 样 被开 发 出 来 了 ；无 尽 的 宝 藏就
这样挖掘 了 。神秘终于变成了 神奇 。

那么 ，究 竟 这 世 上还 有 多 少神秘 等 待
人类 去探索和 发现呢 ？

人类 要 做 的 事还 太 多 太 多 。如果 没有
神秘 ，就 无 所 谓 探 索 ，人 类 生 命 的 意 义 就
是一 片 空 白 ，世 界 的 存 在 也 将 是 一 片 虚
无。

所以 ，仿佛有一种声音在大 声疾呼 ：
人们 ，去探索神秘的未 知吧 ！ 落水为 龙搅江海 （中 国 画 ）　樊 德 山贫困的腐败

（ 随 笔 ） 文/王 永杰

如果不是 白 纸黑字 ，我一定会认为 ：
9 岁、10岁 的 小学 生甚至学龄 前 儿 童 “堂
堂正 正”地被 录用 为 国 家职工或 “手续齐
全”地 当 上 国 家干部 ，这样的新闻 ，即使
不是危言耸听 ，至少天方夜谭 ，然而——
许多 事情就怕这个然而——可惜得很 ，一
切都是真 的 。

把这 个 “天方夜谭”演绎成现实 真事
的是 宁 夏 西 海 固 地 区 同 心 县 的 一 些 “官
儿”们。（见 《半 月
谈》内 部 版 99年 6
期）

《 半 月 谈 》上的
文童很精彩 ，语言也
非常幽默 ，原文 照录
就是一篇好杂文 ，不
妨让我做个文抄公来段奇文共赏 ：

以“苦 甲 天下”而闻名 的 同 心县 ，人
口仅33万 ，吃 “皇 粮 ”者 高 达 1.1万 ，超
编人 员达2800多 人 。超编大军 中 ，有大批

“ 拿着俸禄不上朝 ”的 “挂职干部”，轮
流上 班 的 “轮 岗 干 部”，9岁 、10岁 的

“ 娃娃干部”，四 、五 岁 的 “学龄前儿 童
干部”，甚至个别 从 “劳改释放队伍”中

“ 转干 ”的干部 。
神通 广 大 的 县 粮 食 局 局 长 陈 学 文 ，

1 993年11月 ，就将他 年仅 9岁 的 儿 子 “录
用”为本局的 合 同 制工人 ，一年 后 ，又通
过“关 系 ”将其子 “合法 ”地转为 国 家干

部。去 年 4月 ，陈 又 将 其子 调 入 令 当 地
人羡慕 的 县检 察 院 ，使正在读初 中 的 儿
子“享 受 ”上 月 工 资 340元 的 干 部 待
遇。不 仅 如此 ，陈学文还让正读小学的
女儿 一边 读书 ，一边 又堂而皇之地手持
县委组 织部 的 干部工 资 介绍信 ，踏进 县
法院的 大 门 。无独有偶 ，县 法院院长马
少清 也 如 此 这 般 地 将 10岁 的 儿 子 “招
工”并调人 县检 察院 “转干”。但这 几

位“娃娃 干 部 ”在 同 心县还不属 “最年
轻干 部”之 列 。据知情人士透露 ，有一
姓韩的女 童4岁 就开始计算 “工龄”，5
岁就已 是国 家 干 部 。

在这 个 县 ，怪 事 还 多 着 呢 ！只 有 3
座墓 碑 在 烈 士 陵 园 ，管 理 人 员 竟 有 20
名，有 人 说 “20个 活 人 看 着 3个 死
人”，而这些活人又都有 点来头 。在这
个县，“转干 ”无需任何组织 手续 ，只
要想方设法 弄到一张 “干 部表 ”填写后
放在档案 里 ，即可享受 国 家干部待遇 ，
有些 只需手持一张 “介绍信 ”就可 名 正
言顺 地 跨 入 国 家 干 部 行 列……凡 此 种

种，让那些苦苦奋斗一辈子 只求转正或转
干的人 徒生羡慕之心 。

你不 得 不 佩 服 这 些 人 的 “智 慧”、
“ 胆量”和他们的 “办法”，但具有这种
“ 聪明 才智”的人 在 同心县肯定 不只 陈局

长和马院长 ，否则，2800多超编人 员就没
法解释 。这些人 对 于 当 地的 “脱贫”也许
乏力 ，但对于 自 家 的致富却极有办法 。你
同时 也不能不 眼 热那些 “幸福的娃娃们 ”

有如此能 干 的 老子 ，他们
能神通到把共产党的一级
组织部门 当 成 自 己 家 里开
的门市部一样 ，想干啥就
干啥 ，想咋干就咋干 ，而
且居 然还能干成 。组织 、
编制 、人事 以 及一 些相关

部门 及 其领导 ，在 同 心县如果不是形 同 虚
设，那就肯定 是腐败得超 出 了 普通 人的 想
象。方 圆 不足十平方公里 ，社会关 系盘根
错节，“查 处 一个科级干部 ，就会惹怒半
个县城”的 同 心县 ，直让人萌生今 夕 何 夕
的感 概 和 疑 问 ，这 里 还 是 不 是 共 产 党 领
导？办事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 则 ？

好在 超 编 滋 生 的 这 个 “贫 困 的 腐 败”，
已引 起 自 治区党委 的重视并派驻 工作组开
展调查 ，但这篇精彩的文章在结尾说 ：调查
工作仅仅开始 ，下一步 的工作难度还 很大 。
看来 ，要 有 个 明 确结 果 ，还需要 假 以 时 日 ，
那就让我们共 同 拭 目 以待吧 ！

欢庆澳门回归
文/张 过

重圆 玉 璧 齐 天 乐
永固 金 瓯 满 庭 芳

百年 奇 耻 一 朝 雪
两制 殊 勋 万 古 传

中枢 果 决 乾 坤 壮
合浦 珠 还 人 月 圆

华夏 生 华 国 威 振

澳人 治 澳 民 气 昂

荆莲 齐 放 满 天 彩
港澳 双 归 遍 地 歌

英撤 葡 离 ，云 消 雾 散
港归 澳 返 ，花 好 月 圆

金凤 还 巢 ，金 牛 曾 报 金 瓯 补
玉珠 返 浦 ，玉 兔 又 迎 玉 镜 圆

猴
戏

文
/
张
方
金

儿时 最 喜 欢 看 猴 戏 。在 故
乡的小镇上 ，隔几天便会有一两
个衣衫褴褛的 外地人牵着 几 只
猴子来街上耍猴戏 。

那时 耍 猴 戏 的 人 很穷 ，人
们也都喜欢看 ，圈 子 围得很大 ，
我个小 ，便从大人们的胯下钻到
圈子里面去看热闹 ，每每猴子端
着铜盘转到我面前时 ，也乐意将
兜里装 了许久 的 几个硬 币 丢进
去，并且故意弄得很响 ，大人们
见了 也笑着往盘里扔硬币 ，那耍
猴戏的 汉子 见了总 会
感激 地 拍 着 我 的 肩
膀，“小 兄 弟 ，你 日 后
定会有出 息的！”

我心 里 美 滋 滋
的，还 向 父 母 炫 耀 一
番。父 母 见 我 那 天 真
的模样 也 只有无奈地
摇头 ，可 每 次 上 街 时
也会从他们羞 涩的 口
袋里找 出 几枚硬 币 放
在我 手 里 ，我 便 又 会
急着 往 人 群 中 钻 ，希
望再次碰到耍猴戏的汉子 ，叮叮
当当 地丢进几个硬币 ，体验一下
那乐趣 ！

随着 日 子 的 推 移 ，自 己 慢
慢地长大 ，却愈发留恋儿时的那
种天 真 ，对 耍 猴 戏 汉 子 更 感 亲
切，每每那些汉 子抱拳道谢时 ，
心中 便会 涌起 儿时丢硬 币 的那
种美滋滋的感觉。

离开 小 镇 来 城市 念 书 后 ，
很难 见到故 乡 小镇上的那些风

景，置 身 这 现 代 气 息 很 浓 的 城
市总 有 一 种 无 法 言 喻 的 失 落
感！

近日 又 去 街 上 闲 逛 ，见 街
边围 了 一群人 ，便挤了 进去 ，只
见一个 青年正机械地指挥几 只
小猴 子 表 演 。我 高 兴 得拍起 手
来，根 本 不顾 四 周 的 人 们 用 惊
异的 目 光 看 着 我 ，我 的 心 已随
那几 只 小猴子的 表演回 到 了 儿
时的记忆 之 中 。

有人 拍 了 拍 的 我 肩 膀 ，将
我从 记 忆 中 拉 回 ，一
只黝黑 的手伸到我面
前，看 他 手 中 捏 着 的
钞票 便 明 白 过 来 ，忙
从衣袋里掏 出 几枚硬
币，象 儿 时 那 样 放进
那人 手 中 ，那 人 用 眼
瞪着 我 ，伸 手 想 掏 我
的钱 包 ，我将 他 的 手
挡回 ，吼 道：“想 抢 人
吗？”那 人 见 我 气 势
不凡 ，愤愤然走开 ，扔
下一句难听的话：“几

个硬 币 还 想 看 猴 戏 ，上 厕 所 还
没门 呢！”我愕 然 ，此时 才认真
打量这 群耍猴 的 年 轻 人 ，看 到
那些可怜的小猴子被他们打骂
着，我感到无限 的悲哀 ，也如那
些猴子 一 般 被 人 牵着 耍 ，那 些
美好的 记忆一下子消失 了 。

从此 我 不 再 去 看 猴 戏 ，只
将儿时那些美 好 的记忆深深珍
藏，在 梦 中 享 受 那 种 叮叮 当 当
丢硬 币 的快 乐 ！

双《话 说 长 江 》
到《细 说 澳 门 》

——记 著 名 电 视 节 目 主持人 陈 铎
文/顾育豹

为迎 接 澳 门 回 归 祖 国 ，由 中 华 海
外联 谊 会 、蔡 氏 兄 弟 （澳 门 ）影 业 公
司等 单 位 联 合 摄 制 的88集 电 视 系 列 片

《 细 说 澳 门 》日 前 开 拍 。该 片 由 全 国
政协 副 主 席 马 万 祺 、新 华 社 澳 门 分 社
社长 王 启 人 担 任 总 顾 问 ，中 央 电 视 台
著名 节 目 主 持 人 陈 铎 和 澳 门 著 名 演 员
苏香玫联袂担纲 主持 。

年已 59岁 的 陈 铎 飞 赴 澳 门 前 ，恰

在上 海 东 方 电 视 台 主 持 新版 《科 技 大 视
野》节 目 ，笔 者 得 以 采 访 了 他。80年 代
初，满 头 银 发 的 陈 择 在 大 型 电 视 专 题 片

《 话 说 长 江 》中 亮 相 ，随 着 宏 伟 壮 丽 的
《 长 江之歌 》音乐旋律 ，他和著 名 播音 员

虹云 以 高超 的节 目 主持艺术 ，深深 地打动
了亿万 电视观众的心 。作 为 中 国 电 视创始
之初的 第 一批 电 视人 ，陈铎 已在屏前幕后
耕耘了 整整40个 年 头 。其间 ，他曾 在 中 国
第一部大 型 电 视剧 《新 的 一代 》中 扮 演 男
主角 ，为 中 央 电视台 第 一批译制片担任编
导和配音 ，还与虹 云主持了 《话说运 河 》
等电视系 列专题片 ，开 创 了 中 国 电视双 人
主持的 先 河 。陈铎 主持的 《长征》、《万
里海疆》、《蜀 道》、《开 发大西 南 》等
专题节 目 ，曾 多 次 荣 获 金奖。1997年 ，他
还获 得 了 美 国 颁 发 的 “世 界 和 平文 化使
者”和意大 利文 化联合委 员 会颁发 的 “终
身荣誉会 员 ”称号 。

改制——

为“秦 岭 运输”插上了 翅膀

由于 世界金融危机的影 响 ，个
体运输的无序竞争 ，把国有运输企业
推向 了风 口 浪尖 。成本骤增 、利润锐
减，加之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能适应
市场经济的运作 ，致使大部分国有企
业倒闭破产 。改制后的秦岭运输责任
有限公司却独领风骚 。在市场闯出了
一片新天地 。

秦岭运输责任有限公司前身是
耀县水泥厂运输公司 。该公司原来沿
袭的 是 旧 的 管理模式 ，经营机制僵

化，使企业步入了 困境 。针对这一现
状，公司 毅然进行了改制 。把企业发
展和 员工的命运捆在一起 ，成立了股
份制公司 。首先组建了新的管理机构
和新的管理模式 ，使公司的管理工作
走向 了 “依 法治企 ”的轨道 。根据影
响企业信誉和效益的问题 ，制定出 了
《 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、《货物运输质
量管理办法 》，使安全工作取得了 明
显成效 ，使行业不正之风得到了有效
的遏制 ，使公司的信誉不断提高 。其
次，在生产经营方面 ，首先掌握市场
信息 ，分 析市 场 动 向 ，转 变 经 营 作
风，变等客户 上门 到寻找客户 。巩固
了老用 户 、发展了新用 户 。做到了哪
里有建设项 目 ，哪里就有秦岭水泥 ，
哪里就有秦岭运输公司 。使秦岭运输
覆盖了三秦大地 。运输量逐 月 递增 ，

仅仅运作一年时间 ，仅水泥运输量高达17
万吨 ，比上年增加了10.5万吨 ，增长幅度
为161.5%，企业显示出 了勃勃的生机 。
在企业毕产取得良好效益的同时 ，对企业
内部进行了堵漏挖潜 。汽车配件采取了直
接从厂家进货的新渠道 ，不但降低了成
本，而且也保证了质量 。公司虽然发展前
景看好 ，但公司领导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
场竞争 ，呈现 多元化 、智能化 ，要想使 自
己立于不败之地 ，必须提高员土的素质和
打出企业的品牌 。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开拓

市场 ，用品牌效应占领市场 。狠抓对职工
的培训 。学习先进的“A管理模式”。并进
行企业形象教育 ，倡导每个员工都是企业
形象的体现者和宣传者 ，提高了秦岭运输
的知名度 。

改制后一年的运作 ，公司的综合实
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，现拥有货运车辆56
台，散装水泥专用车28台 。从98年8月份到
99年7月 份 ，运输量达27万吨 ，实现了营运
总收入1253余万元 ，为国家上缴营业税
费32万元 ，实现利润836784.08元 。

面对 以 上 骄 人 的 数 字 ，“秦 岭运
输”的 负责人并没有沾沾 自 喜 ，而是在
前进 中 找差距 ，寻商机 ，加大企业改革
力度 ，开拓周边市场 ，建立 自 己的货运
网络 体 系 ，抓 住西部 大 开 发 的 历 史 机
遇，筑起通向二十一世纪的黄金运输通
道。　（张 民祥 、滑 战 林 、刘 海峰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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锻

锤把 子 紧 攥 ，
眼瞪 得 彪 圆 ，
从炉 膛 拽 出 一 块 通 红 的 铁 ，
大吼 一 声 ：锻 ！”
镗！镗 镗 ！镗 镗 镗 ！
天有 些 儿 摇 ，地 有 点 颤 。
谁说 世 上 就 属 钢 铁 硬 ？
咱叫 它 方 就 方 ，
叫它 扁 就 扁 ，
捏在 手 中 象 和 面 。
锻罢 再 来 问 一 声 ：
“ 你 是 好 汉 ？我 是 好 汉 ！”

铸

在炉 瞠 里 呼 呼 跃 动 的——
是我 的 心
在冒 口 旁 汩 汩 奔 腾 的——
是我 的 血
在清 砂 间 当 当 作 响 的——
是我 的 骨
在产 品 上 闪 闪 发 光 的——
是我 的 魂

焊
那迸 射 着 的 是 一 簇 簇 焊 花 ，
那跃 动 着 的 是 一 朵 朵 心 花 ，
姑娘 呀 ，
这花 儿 为 何 开 得 你 不 让 我 、我 不

让你 ？
呵，是 改 革 的 东 风 鼓 荡 心 扉 ，
直催 得 花 儿 满 天 飘 洒 。
开吧 ！开 吧 ！美 丽 的 花 儿 。
也因 了 你 们 ，
这奋 进 之 曲 才 更 显 得 烂 漫 无 涯 。


